密庵咸杰禅法思想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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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杰禅师（1118—1186年），俗姓郑，号密庵，福州福清人，是宋代丛林巨擘。密庵咸杰自幼颕悟不凡，每厌尘染，欲求出世间法。受戒为僧后，不惮游行，遍参丛林知识，最后来到浙江衢州明果庵参拜应庵昙华禅师（嗣虎丘绍隆禅师）。虽然孤硬难入，屡遭昙华禅师的呵咄，但是密庵咸杰求道之心不退转，久而相契，以“破沙盆”之语，而获得昙华禅师的印可。悟道后，密庵咸杰应邀先后住持衢州西乌巨山乾明禅院、衢州大中祥符禅寺、建康府蒋山太平兴国禅寺、常州无锡华藏禅寺。淳熙四年（1117年）奉诏住持临安府径山兴圣万寿禅寺，淳熙七年（1180年）奉诏住持临安灵隐禅寺，淳熙十一年（1184年）住持明州太白山景德禅寺，淳熙十三年（1186年）圆寂，年六十九，僧腊五十二。南宋刑部尚书葛邲在其《密庵咸杰禅师塔铭》中赞扬他说：“师应机接物，威仪峻整，昼则危坐正襟以表众视，夜则巡堂剔炬以警众昏。纯白之行，终老不移。”
密庵咸杰是南宋丛林一位高僧大德，本文结合禅宗发展历史，试从禅风论、迷悟论、戒修论三个方面，对他的禅法思想做一初步探讨。

一、“直截省要、不历阶梯”

从禅风看,宋代丛林主要流行的是文字禅、默照禅和看话禅，而文字禅属于禅宗各派共同提倡，最能体现宋代禅宗之特色。在南宋丛林，看话禅的大力提倡者是属于临济宗大慧宗杲禅师（1089-1163年），默照禅的大力提倡者是属于曹洞宗宏智正觉禅师（1091-1157年）。与上述两位大德不一样，南宋临济宗大德密庵咸杰，虽然所处时代与他们相同，但是他在禅修实践中更多地提倡临济禅的“大机大用”、棒喝齐施的禅风。临济义玄具有大根器，修道能力高，他在开示、接引学人时，往往不是循循善诱，而是机锋峻峭，经常棒喝，其禅风“大机大用，卓冠一时”
。临济义玄的这种机锋机语的禅风，被后世密庵咸杰所继承和弘扬。密庵咸杰举临济义玄参问黄蘗希运这一祖师公案说：

祖师门下，直截省要，不历阶梯，立地成佛，学道人多不明此。病在于何？只为太杀现成，不肯承当，一味钻头，入知见网中，觅佛觅法，觅玄觅妙，向上向下，如何若彼。恰如苍蝇堕在黐槃中，粘手缀脚，自作辛苦。看他临济在黄檗会里三年，白日只堆堆地坐，全不知佛法道理。首座勉令问佛法的的大意，三问三遭六十拄杖。后到大愚滩头，蓦自知非，便道：元来黄蘗佛法无多子。遮般说话，岂是心机意识预先安排而能致之然耶？复返黄蘗。蘗见来乃曰：遮汉来来去去，有甚了期？济曰：只为老婆心切。檗曰：大愚老汉饶舌，待来痛与一顿。济云：说什么待来，即今便吃，随后便掌。檗曰：遮风颠汉，却来遮里捋虎须。济便喝。参学人须得一番如此，方可入作。

临济向黄檗问佛法，三问三遭棒打。密庵咸杰举此公案，旨在在表明：六祖惠能一系的祖师禅在禅修实践中，强调的是不立文字、以心传心、顿悟成佛。禅宗的上述宗旨，是建立在心外无法、即心即佛的理论基础上。密庵咸杰继承了祖师禅这一禅学思想，他说：“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心法两忘，如挝涂毒鼓，闻者皆丧。又如大火聚，近之则燎却面门，悟之者立地成佛，迷之者永劫轮回。所以诸佛所说，唯说此心，祖师所传，唯传此法。灵山会上，五百比丘得之，自悟本心。如梦如幻，于梦幻中，不见有我人众生。”
密庵咸杰这种“悟之者立地成佛，迷之者永劫轮回”、 “自悟本心”的说法，如同六祖惠能所说：“识自本心，是见本性。悟即元无差别，不悟即长劫轮回。”
但是，这种“直截省要，不历阶梯，立地成佛”的祖师禅风，发展到宋代却被流行的文字禅禅风所掩盖。参禅学道者往往“入知见网中，觅佛觅法，觅玄觅妙”，背离了禅宗明心见性的宗旨。在密庵咸杰看来，参禅学道，不能执着于经教文字、祖师公案，而是要透过公案，“自悟本心”，解沾去执，不被诸法所缚，否则如同刻舟求剑一样，无益于自身的解脱。他重新解释了被禅者津津乐道的“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唯迦叶尊者微笑”的这一禅宗著名公案：
昔世尊在灵山会上，百万众前拈起一枝花，独迦叶尊者一人破颜微笑。世尊便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分付摩诃迦叶。劈头一错，直至如今，代代相传，分宗列派，承虚接响，实谓世尊有禅道佛法可分付与人，末学纷纷不本其由，抛家失业，伶俜辛苦，奔南走北，向诸方老和尚舌头上觅禅觅道、觅佛觅法，将心等他分付。殊不知剑去久矣，方乃刻舟。”

进云：世尊拈花，迦叶微笑，意旨如何？师（按：密庵咸杰）云：车不横推，理无曲断。进云：世尊道：吾有正法眼藏，分付摩诃大迦叶，又作么生？师云：蛊毒之家水莫尝。进云：只如和尚见应庵，分付个什么？师云：一物也无。进云：争奈破砂盆何？师云：一人传虚，万人传实。

在密庵咸杰看来，世尊并没有将禅道佛法分付与人，因为万法皆由心生，众生本来是佛，在自己本心外去“觅禅觅道、觅佛觅法”，犹如刻舟求剑，甚可笑也。六祖惠能说：“佛是自性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佛即是众生；自性悟，众生即是佛。”
 “心悟”才是参禅学道、转生成佛之根本，“一念若悟，即众生是佛”
。从摩诃迦叶以来，祖祖相传，所谓“教外别传、以心传心”，本是“承虚接响”，实际上“一物也无”
。在开悟者看来，祖师“传虚”；在未悟者看来，祖师“传实”。 “一人传虚，万人传实”之句，出自兴化存奖禅师
（嗣临济义玄）。密庵咸杰回顾自己参学应庵昙华禅师的经历时说，他并未从先师那里“得他一言半句”：“某平生参见数人善知识，末后方见应庵。每见兄弟云：在尊宿身边，得个悟处，得他说话，方法嗣他。某见应庵先师，也无悟处，也不曾参得他禅，也不曾得他一言半句说话，只是被他骂得身心顽了。”

密庵咸杰认为，凡是明心见性的“超宗之士”，其禅风应该是“截断露布葛藤，突出衲僧巴鼻，如狮子王哮吼一声，壁立万仞”
。密庵咸杰说：“大凡超宗之士，垂手为人，等闲示一机一境，快如倚天长剑相似，直下取人命根，了无异辙，终不向平地上与人和泥合水。”
在这里，密庵咸杰突出的是临济宗大机大用、卷舒纵擒、杀活在我的独特禅风
。参禅学道，首先要树立起主体性，自己使得十二时，却不被十二时使，不被诸法诸祖所束缚，否则就会“七颠八倒，昧却本地风光、本来面目”，不能见性成佛。密庵咸杰的“冷地回头一觑，蓦地如悬崖石裂一番”、“三世诸佛说梦、六代祖师说梦，天下老和尚说梦”
的说法，继承了临济大机大用、呵佛骂祖之风。

禅宗强调以心传心、不立文字，要参禅学道了悟生死，文字知解往往是障道因缘。百丈怀海反对文字知解，“知解属贪，贪变成病”
 ，“若于心中广学知解，求福求智，皆是生死，于理无益，却被知解境风之所漂溺，还归生死海里。”
当然禅宗并非彻底否定经教文字，只是要求学道者“夫读经看教，语言皆须宛转归自己”，“不住于知解，是修行读经看教”
。也就是说，超越经教文字知解，无心、无住于一切有无诸境，才能解脱自在。密庵咸杰说：        

祖师心印，不涉言诠。问讯烧香，早成多事。

朝说暮说，展演河沙句义，不是衲僧分上事。

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不是向上机关，亦非单传妙诀。佛祖见之攒眉，魔外闻之胆折。建立此纲宗，当阳贵直截。

禅宗本来以生死解脱的终极关怀为旨趣，“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的原则也旨在提示禅宗解脱的最高境界，是无法依靠语言文字经教本身去直接把握和领悟，最终须靠亲证亲悟，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文字知解，“不是衲僧分上事”。参禅学道，旨在发明本心、见性成佛，这必须放下一切，心无挂碍，随缘放旷，超越一切经教文字、他人言语。禅宗发展到宋代，丛林善知识多把禅宗祖师的“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蜕变成“曲指人性，说性成佛”
，许多参禅学道者“不能一经彻证根源，只以语言文字而为至道，一句来，一句去，唤作禅道，唤作向上向下，谓之菩提涅槃，谓之祖师巴鼻”。
可以说，密庵咸杰“直截省要、不历阶梯”的禅风是对宋代流行的“以语言文字而为至道”之文字禅风弊病的否定。
二、“参须实参、悟须实悟”

唐代禅宗在“不立文字”的前提下留下来了大量的公案，宋代禅师们开始非常关注“公案”的阐释，或代别，或拈古，或颂古，或评唱。参究或阐释公案，成为宋代禅僧们最主要的活动，结果推动了“文字禅”的发展。倡颂古之风的，应首推北宋临济宗禅僧汾阳善昭，他有《颂古百则》。云门宗禅僧雪窦重显在汾阳善昭的基础上又作《颂古百则》，把宋代颂古之风推向高潮。到圆悟克勤的《碧岩录》新创“评唱”，对古德公案和雪窦颂古进行评唱，是对拈古、颂古的新发展。禅宗发展到宋代，“不立文字”的祖师禅风变成了“不离文字”的文字禅风。宋代流行的文字禅固然有其历史必然性，符合禅宗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但是，以文字为禅的禅风带来了一些弊病，使参禅、学禅变成了追求辞藻、卖弄文采的语言文字活动，禅宗明心见性、自由解脱的真实本怀在相当程度上倒被语言文字的洪流冲淡了。禅旨、禅风的衰变，引起了宋代一批高僧大德的忧虑、反思。他们站在禅宗本旨的立场上，尖锐地批判盛行的“文字禅”流弊。宋代文字禅在发展中产生的最大流弊体现在背离了禅宗“识心见性，自成佛道”
、“自悟修行，不在口诤”
的精神，在此禅风影响下，参禅学道者往往“不顾道德之奚若，务以文彩焕烂相鲜为美”。
这是“弃本逐末，背正投邪”，他们多向外求，是因为“根本自无所悟”，仍然陷入生死流转当中而难以解脱、自在。针对宋朝流行的文字禅弊病，大慧宗杲不仅在实践上焚毁集文字禅之大成者《碧岩集》，而且从禅宗宗旨、佛教理论层面上不遗余力地批判“文字禅”。
为救文字禅和默照禅之流弊，大慧在实践上提倡一种“看话禅”作为接引学人的方便。
密庵咸杰不被时代流行的文字禅所缚，指出“有祖已来，未甞容易以禅道佛法指示学者，谓之学道快捷方式”，在实践中非常注重“实参实悟”，以救文字禅带来的“根本自无所悟”的参禅弊病。同时，临济禅的大机大用的棒喝禅风，在宋代丛林中也产生胡棒乱喝的弊病。所以，参禅学道，贵在真参实悟，不被诸尘所缚。密庵咸杰批评了当时“学道人力学而不悟”的病因：

有祖已来，未甞容易以禅道佛法指示学者，谓之学道快捷方式。只要当人去却今时，向父母未生已前混沌未分之际，直截担荷，如龙得水，似虎靠山，一切处澄澄湛湛，一切处生杀自由，一切处自能生风起草。不着有为，不坐无为，如斩一綟丝，一斩一切斩；如染一綟丝，一染一切染。通上彻下，全体是个大解脱门。佛法世法，打成一片，何处有一丝毫许外物之为障碍？学道人力学而不悟者，病在泥于古人言句处，病在坐着胜妙境界处，病在空洞无象处，病在以禅道佛法居怀处，病在却迷就悟处，病在最初不遇善知识引入葛藤窠里处。……看他兴化和尚为众曰：我闻前廊也喝，后架也喝。诸子莫盲喝乱喝，直饶喝得兴化上三十三天，扑下来一点气息也无，待兴化苏省起来向汝道：未在。何故？我未曾向紫罗帐里撒真珠与尔去在。兴化直截担荷，骑贼马赶贼，只是未得剿绝。前途撞着知音，分明举似，必为圆却遮话。
                                                                                                                                                                                                                                                                                                                                                                                                                                                                                                                                                                                                                                                                                                                                                                                                                                                                                                                                                                                                                                                                                                                                                                                                                                                                                                                                                                                                                                                                                                                                                                                                                                                                                                                                                                                                                                                                                                                                                                                                                                                                                                                                                                                                                                                                                                                                                                                                                                                                                                                          

密庵咸杰在这里，指出了当时参禅学道者“力学而不悟”的种种病因，弊病归结到一点就是执着于所谓的“禅道佛法”，被种种诸法外境所缚，从而昧却本地风光而不能彻见本性。他举了兴化存奖禅师（嗣临济义玄）为例，批评当时“盲喝乱喝”、 “根本自无所悟”的丛林弊病。《景灯传灯录》、《五灯会元》记载了上述兴化存奖的语录，但是密庵咸杰的引用在语言文字上与《五灯会元》的记载更接近。

密庵咸杰更是引用云门文偃禅师的语录来进一步强调参禅学道必须做到“亲证亲悟”、“实参实悟”：

一等是抛离父母，挑囊负钵，蹈破草鞋，直须硬着脊梁，穷究教彻头彻尾去。莫只半青半黄，似有似无，向长连床上，闭眉合眼。不是冥然无知，直是惺惺历历，上不见有诸佛可仰，下不见有众生可度，中不见有自己可爱。只觉肚里热关关地，快活无比。默自点头，以谓天下无双。才跳下床，都不见了，被人把断咽喉推勘，又却去不得，何故？只为不曾亲证亲悟，乃是暂息尘缘，认得眼前些子光影以为究竟，此病最苦。所以云门（按：云门文偃）道：“光不透脱，有两般病：一切处不明，面前有物，是一；又透得法空，隐隐地似有个物相似，亦是光不透脱。又法身亦有两般病：为法执不忘已见，犹存坐在法身边，是一；直饶透得法身去，放过则不可，子细捡点将来，有什么气息，亦是病。”
云门大师向人着手脚不及处，痛下一锥，也只要诸人回头转脑。若是亲证亲悟大法明底人，说什么把断咽喉，渠自有超宗异目生涯……通上彻下，净裸裸地，赤洒洒地，全体是个当人受用大解脱门。佛法世法，打成一片。有时拈一茎草，作丈六金身，有时将丈六金身作一茎草，舒卷自在，纵夺临时，别无他术，只为亲证亲悟，了达三祗劫空，不被诸尘所转。而今兄弟。未到遮般田地，硬将山河大地、明暗色空、情与无情，差排要归自己，岂非大错？见人下拍，渠也拍；见人下喝，渠也喝。不道尔底不是轻轻从脚跟下勘，又却不知落处，只成脱空。业识忙忙无本可据，深可痛哉！逗到孤灯独照时，一点气落上，一点气落下，面前黑似漆，求死不得，求生不得。当此之时，悔将何及，莫言不道。所以道，参须实参，悟须实悟。

密庵咸杰所直接引用云门文偃的语录，与《五灯会元》卷十五、《古尊宿语录》卷十六所载云门语录，几乎一样，只是个别字句有点差异。上述这段话，主要包含的意思：参禅学道必须要“亲证亲悟”、彻底透脱，不能“暂息尘缘”、 “以光影为究竟”，后者“此病最苦”。所谓“透脱”，就是无我执、无法执，法我皆空。一旦“亲证亲悟，了达三祗劫空”，就“不被诸尘所转”，“舒卷自在，纵夺临时”，“净裸裸地，赤洒洒地”，自由自在，彻底解脱。那“真参实悟”的入路在哪里？密庵咸杰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参禅学道的入路。第一，要“疑”。他说：“若是着实参禅兄弟，且从那里参起？只向疑不破处，横咬竖咬，如咬生铁橛相似，千万莫教沾着牙齿，才沾着牙齿，便了不得。蓦地失口咬破，便见百味具足，自己分上，如十日并照，不妨快活。”
 疑、悟之间的关系怎样？他说：“且要闻者见者，荡尽胸中禅道佛法知见，人人如狮子王，咤沙地哮吼一声，壁立万仞。若他道使人疑着，只对他道：大疑之下必有大悟。”

第二，参究话头。他说：

盖为人师者，眼脑不正当，自无见处，但以名利得失居怀，深怕人道他无机缘。昼三夜三，于古人方册中颠倒熟念，酿在第八识田中。准拟学者来问，贵图口不空，恰如羊屙屎，纔竖起尾巴，便有百千颗落地。学者眼目不明，如何辨白。尽情深信，一盲引众盲，相牵入火坑，所谓打初不遇作家，到底翻成骨董。若是达磨儿孙，决欲洞明祖翁家里事，直须一刀两段，肚里无一丝毫系念，只就无系念处看个话头：六祖示明上座道：不思善不思恶，正恁么时，如何是明上座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但如此看来看去，到词穷理尽，没奈何处，蓦然看透，便是一生参学事毕。

密庵咸杰也提倡看话禅，主张参究一个话头。所谓看话禅，就是聚精会神地参究一段语句或语录中的一个字，在参究中又必须超越语句或字的任何含义，将参究的语句或字仅仅当作克服“妄念”和“杂念”，通向“无念”或“无心”的解脱境界的一种手段。
话头主要起一种斩断包括语言文字、逻辑思维在内的一切葛藤的作用，让人回归到自己本来面目或本地风光。密庵咸杰的话头就是“六祖示明上座道，不思善不思恶，正恁么时，如何是明上座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参究话头，实际上是人思维的跳跃，将人们世俗的日常思维逼到“词穷理尽，没奈何处”、“推到无依倚处，平生机智伎俩净尽”，抛弃心中的一切妄念、妄执，从日常的逻辑思维顿升到般若直觉思维，也就是从知性思维到悟性思维。

密庵咸杰虽然以临济禅风为宗，但是在如何引导学人参禅学道的方法上，并不死守临济门庭设施，而是要“跳出三要三玄”
，不局限于“一机一境”。如他所说，“若只守一机一境，终日冷湫湫地打坐，等个悟来，便是丧达磨正宗魔子也。”

 三、“丛林兴衰在于礼法、学者美恶在乎俗习”

宋代丛林中的许多衲子并不非真正为了参禅学道、了脱生死，而是追求声闻利养，牵引名利，惑于声色。参禅学道之人，怀利欲之心，在上之住持和在下之衲子，相互交利。密庵咸杰批评说：“盖为人师者，眼脑不正当，自无见处，但以名利得失居怀”。从历史上看，禅宗发展到唐末五代，丛林开始出现“破佛禁戒，弃僧威仪”的弊病。。《宗门十规论》批评了唐末五代时丛林出现的堕落现象：“盖有望风承嗣，窃位住持，便谓我已得最上乘超世间法。护己之短，毁人之长。诳惑于缠蚕，咀嚼于屠贩。声张事势，矜托辩才。以讦露为慈悲，以佚滥为德行。破佛禁戒，弃僧威仪。反陵铄于二乘，倒排斥于三学，况不检于大节，自许是其达人。然当像季之时，魔强法弱。假如来之法服，盗国王之恩威。口谈解脱之因，心弄鬼神之事。既无愧耻，宁避罪愆。”
至宋代尤其是南宋时代，丛林中戒律废驰、威仪废弃、三学不修之风不仅没有得到及时纠正，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南宋万庵道颜禅师（1094—1164年）大胆揭露和批判当时丛林流行的邪说：

丛林所至，邪说炽然，乃云：“戒律不必持，定慧不必习，道德不必修，嗜欲不必去。”又引《维摩》、《圆觉》为证，赞贪嗔痴、杀盗淫为梵行。呜呼！斯言，岂特起丛林今日之害，真法门万世之害也。且博地凡夫，贪嗔欲爱，人我无明，念念攀缘，如一鼎之沸，何由清冷？先圣必思大有于此者，遂设戒定慧三学以制之，庶可回也。今后生晚进，戒律不持，定慧不习，道德不修，专以博学强辩摇动流俗，牵之莫返。予固所谓斯言乃万世之害也。

南宋水庵师一和尚（1107-1176年）批评说：

《易》言：“君子思患而预防之。”是故，古人之人思生死大患，防之以道，遂能经大传远。今之人谓求道迂阔，不若求利之切当。由是竞习浮华，计较毫末，希目前之事，怀苟且之计。所至莫肯为周岁之规者，况生死之虑乎？所以学者日鄙，丛林日废，纲纪日坠，以至陵夷颠沛，殆不可救。
 
尽管宋代丛林流行“戒律不必持，定慧不必习，道德不必修”之“万世之害”的种种邪说，出现了“丛林日废，纲纪日坠”之破坏百丈清规的弊病，但是宋代丛林依然有一大批高僧大德奉守戒律，遵守清规，精进修行，真参实修。密庵咸杰就是宋代丛林中的一位典范，像万庵道颜、水庵师一一样，他揭露和批判了当时殃害丛林的“五戒不持、威仪破尽”的弊病：

五戒不持，威仪破尽。空腹高心，言不足信。徒将朽木乱涂糊，衲僧添得膏肓病。

为僧不禀僧仪，学佛力破佛戒，皷舌摇唇，丛林殃害。

戒律是生死解脱之本，戒律不持、定慧不习，何以了生脱死？《佛遗教经》云：“戒是正顺解脱之本”，“若人能持净戒，是则能有善法；若无净戒，诸善功德皆不得生，是以当知戒为第一安隐功德之所住处。”
宋代《禅苑清规》
明确强调“参禅问道，戒律为先”：“三世诸佛，皆曰出家成道；西天二十八祖、唐土六祖，传佛心印，尽是沙门。盖以严净毗尼，方能洪范三界。然则参禅问道，戒律为先。既非离过防非，何以成佛做祖。……像佛形仪，具佛戒律，得佛受用。”
在佛教戒、定、慧“三学”中，“戒”摆在第一位，由“戒”生“定”，由“定”发“慧”。如何救治“五戒不持”、“为僧不禀僧仪”的丛林弊病？密庵咸杰认为，“丛林兴衰在于礼法，学者美恶在乎俗习”
。

丛林礼法的主要内容就是百丈清规，只有自觉遵守丛林清规，才能振兴丛林，才能续佛慧命。《至大清规序》云：“礼於世为大经，而人情之节文也，沿革损益以趋时，故古今之人情得纲常制度以揆道，故天地之大经在。且吾圣人以波罗提木叉为寿命，而百丈清规由是而出，此固丛林礼法之大经也。”
密庵咸杰试图重整百丈清规，作为参禅学道者的基本法门，改变当时“丛林荒凉”的现象：“上堂：修造未逾两个月，丛林便觉日荒凉。今朝重整旧洪范，铁佛须教尽放光。记得‘古人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 之语，时时提起咬嚼过，如醍醐灌顶。诸人若信得及，蓦地咬透，便见禅道佛法。”
具体而言，人才是丛林兴废的关键，“得贤则丛林兴，用不肖则废”。密庵咸杰引用自己先师应庵昙华的话说：“贤不肖相返，不得不择。贤者持道德仁义以立身，不肖者专势利诈佞以用事。贤者得志必行其所学，不肖者处位多擅私心，妒贤嫉能嗜欲苟财，靡所不至。是故得贤则丛林兴，用不肖则废。有一于斯，必不能安静。”
丛林兴衰在于人才，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住持佛法，振兴丛林，首要在于有德才兼备的人才。从禅宗发展的历史上看，达摩禅之能够流遍中国，深入社会，是因为有道信、弘忍之大祖，特别是惠能六祖，对达摩禅进行“中兴”，奠定了禅宗在中国佛教史中的地位和作用，使得禅宗在以后几乎成为中国佛教的代名词。惠能禅之能够在以后发展中，一枝独秀，“今布天下，凡言禅皆本曹溪”
，是因为得马祖道一、石头希迁。马祖禅因百丈怀海、南泉普愿而声名远扬。石头禅因药山惟严、天皇道悟而闻名于世。丛林中有德宗匠，若得贤智之衲子，则如虎啸风冽，龙骧云起。
“法门兴废，系在僧徒”
，丛林兴衰在于人才，这可以说是宋代丛林一大批高僧大德共同坚持的理念。密庵咸杰特别警惕那种欺世盗名的伪贤现象：“衲子履行，倾邪素有不善之迹者，丛林互知，此不足疾。惟众人谓之贤而内实不肖者，诫可疾也。”
就“俗习”而言，宋代丛林“五戒不持、威仪破尽”现象的产生，主要深受当时流行的功利主义的价值观、物欲横流的社会风气的影响。南宋学者罗大经批评并感慨当时社会“俗习”时说：“世降俗薄，贪浊成风，反相与嗤笑廉者。谀佞成风，反相与嗤笑直者。软熟成风，反相与嗤笑刚者。竞进成风，反相与嗤笑恬退者。侈糜成风，反相与嗤笑俭约者。傲诞成风，反相与嗤笑谦默者……风俗至于如此，岂不可哀哉！”

南宋葛泌在《密庵咸杰禅师塔铭》一文中，从禅宗发展史的角度客观地评价了密庵咸杰及其禅法特色：

释迦如来灭度之后，其徒未免囿于名相，至达磨西来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而人始知佛之所以为佛也。六传而至大鉴，五宗而得临济，而佛之道益光明盛大，而不可掩矣。临济之宗，直截根源，不涉阶级，全机大用，棒喝齐施。或者喜其路之捷而得之速也，然未免承虚接响，错认话头，拨无因果，生大我慢，却堕邪见，了不觉知。自非有明眼宗师见处分明行处稳实，则何以倒用横拈得大总持炉鞴后学、皆成法器耶？近世卓然杰出了此事者，则天童密庵师也。密庵得法于应庵华，华得法于虎丘隆，隆得法于圆悟勤，盖临济之正宗，丛林之巨擘也。

                          四、结语

密庵咸杰的禅风虽然受到南宋主要流行的文字禅、看话禅的影响，但是从其留下的语录来看，他的禅风主要倾向并不是文字禅。从形式上看，宋代文字禅主要以代别、拈古、颂古、评唱为主要特点。密庵咸杰很少有颂古之作，不像大慧宗杲、宏智正觉那样留下不少颂古作品。大慧宗杲虽然以大力提倡看话禅为主要禅风特点，但是他在一定范围内并不排斥文字禅，所以留下不少颂古之作，《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卷十记载了他的一百一十三则颂古作品。宏智正觉虽然以提倡默照禅为主要禅风特点，但是他同样主张文字禅，《宏智禅师广录》卷二记载了他的《颂古百则》作品。密庵咸杰虽然也主张看话禅，但是他主张的话头却是来自六祖惠能，这暗含了他的禅风试图回到祖师禅。他并没有提倡当时看话禅最流行的常见话头，如“狗子无佛性”、“干似橛”、“麻三斤”等。他虽然不提倡默照禅，但是他不像大慧宗杲那样，反复批评曹洞宗的默照禅。密庵咸杰试图在文字禅盛行并带来弊病的宋代禅风中恢复、重建“直截根源，不涉阶级，全机大用，棒喝齐施”的临济宗风。宋代文字禅的最大流弊就是违背禅宗明心见性的本旨，“弃本逐末”，如大慧宗杲所批评的那样，“近代学者多弃本逐末，寻章摘句，学花言巧语以相胜，而以圣人经术为无用之言，可不悲夫！”
密庵咸杰提倡“实参实悟”、“亲证亲悟”，就含有批评当时“学花言巧语以相胜”之禅风流弊的积极意义。密庵咸杰提出“丛林兴衰在于礼法、学者美恶在乎俗习”的思想，更是要从伦理规范、道德习俗层面，重整百丈清规，振兴丛林，以医治“学者日鄙，丛林日废，纲纪日坠”的弊病，这不仅具有重要的针砭当时丛林的历史意义，同时对我们今天丛林加强道风建设亦具有重大的现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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